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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

两只拳头一齐落在秃头老板那满是凶气令人恶心的脸

上。老板顿时捂着脸 蹲在了地上。

当天下午，我和黄蜂来不及收拾行李，就被赶出了厂

门。

当我们离厂时，工厂宿舍楼的阳台上站满了员工，他们

都在向我们挥手送行，感谢我们帮他 们出了一口恶气，赢

回了尊严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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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时代那份火热的痴狂早已被岁月风尘褪尽

了。尽管我们依然年轻，但却已过早地成熟、过早地

学会了宠辱不惊。

没有热情的拥抱，没有热烈的长吻，没有狂喜的

热泪，我们都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和理智，甚至尽乎冷

漠。我看着她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深圳这地方，真

小！”

圆援我和浅浅的故事 猿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当浅浅带着浅浅的微笑腼腆地走进我们这条流

水线时，我忽然发现我手下的八个女工都对她没什

么好脸色。

这也难怪，无论哪个女人看见另一个女人比自

己年轻漂亮比自己更惹人喜爱，她的心里都会不好

受。

猿援爱情“陷阱” 源苑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我想想，忽然心中一动：上次小梅妈笑起来不正

是这声音吗？难道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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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还想问什么，小梅却用她那温软的嘴唇堵住

了我的嘴。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惟有许多幸福在

心头⋯⋯

源援男孩阿伟 缘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我知道阿伟这次真的彻底离我而去了，为了忘

记他，为了忘记那份曾经的伤痛，我开始主动跟阿明

商量结婚的事宜。

缘援我不是个坏女孩 远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这位叫李若诗的女孩总喜欢穿着一条黑色的长

裙来上课，总喜欢一个人默默坐在教室后面，她总是

提前一分钟到达教室，总在我宣布下课后第一个走

出教室。她总是这样来去匆匆，淡如烟云⋯⋯

远援歌女阿 愿园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是什么淋湿了我的眼睛

看不清你远去的背影

是什么冰冷了我的心情

握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

谁能用心感受这份滴水的爱情

给我一片晴空一片温馨

⋯⋯

苑援英雄传说 员园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两只拳头一齐落在秃头老板那满是凶气令人恶

心的脸上。老板顿时捂着脸蹲在了地上。

当天下午，我和黄蜂来不及收拾行李，就被赶出

了厂门。

当我们离厂时，工厂宿舍楼的阳台上站满了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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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，他们都在向我们挥手送行，感谢我们帮他们出了

一口恶气，赢回了尊严⋯⋯

愿援春梦无痕 员圆猿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如果说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光，那

么梦无痕无疑是我生命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，她的

出现，照亮了我生命中最低沉灰黯的日子。

怨援城市悲歌 员源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好几次，我想去看看雪儿，但一想到那幢高级住

宅的奢华与高大，一想到自己的卑微与渺小，便放弃

了这个念头。

我想雪儿的日子一定过得很幸福，我不想去破

坏她幸福平静的生活。

员园援走向天堂的男友 员远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“现在，我终于可以放心的离去了，没有来参加

你的新书首发式，没有亲眼看到你的人生最辉煌的

一刻，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。”

⋯⋯

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很久很久，冰凉的泪水才默

默地流了出来⋯⋯

员员援来生缘 员愿愿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送别的人流着离别的泪。

但我却找不到那个肯为我流浪的人。

叶子说过一定会来车站送我的。

但是她没来。

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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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圆援彩云间 圆员园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来了！该来的终于来了！

她使劲用牙齿咬住下唇，拼命不让自己哭出声

来。

⋯⋯

员猿援过眼烟云 圆猿园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
火车加速了。云烟那憔悴单薄的身影在我的视

线里越来越小越模糊，最后，我什么也看不见了，眼

里只有雾蒙蒙的一片。

我痛楚地低下了头，一颗冰冷的泪珠从我眼中

滚落下来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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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爱情故事

说老实话，那天我闯进“蓝眼泪时装屋”真的没有什

么特别的明确的目的，或者说是企图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仍然搞不懂那天到底我生命中最灰暗

的日子还是最亮丽的日子。

那天，我这个总经理特别助理代替我们公司总经理———

也就是我老爸去酒店跟一位港商谈了一笔生意，合同搞掂，

出了酒店一看手表，才知早已错过了和女友小玉约定去

“锦绣中华”游玩并藉此为她庆祝二十岁生日时间。我忙驾

着自己宝马车风驰电掣般急冲冲的往小玉的住处奔去，不想

半路上就接到了小玉的电话，劈头盖脸第一句话是岳勇你这

个乌龟王八蛋！

我心中有愧，忙不迭地说小玉你别、别生气，本来今天

早上我就准备开车去接你的，不想被老爸临时叫去会客户

了，忙来忙去忙碌得连电话也忘了给你打，所以、所以⋯⋯

小玉抢白道鬼才信你，这已经是第六次了。我陈小玉恨

死你了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咱们的关系到此为止。

我急了，小玉别、别⋯⋯有话好好说⋯⋯

小玉说我才懒得跟你说呢，我要陪阿文看电影去了。

阿文？我一怔，说就是你给我说过的那个为你写了九百

九十首廉价情诗的穷酸作家肖阿文？

小玉说对，就是他。

我说，你以前不是嫌他穷么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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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玉说，穷一点有什么关系，只要他真心爱我就行了，

虽然他的身价不如你这位富家公子，但他至少不会一而再再

而三的骗我。

我说小玉我⋯⋯

“叭”的一声，小玉连拜拜也没说就挂了电话。

我猛地踩了一脚刹车，“宝马”突然停在了大路中间，

身后的汽笛顿时响成了一片，交警也立即跑来给我开了一张

罚单。他妈的，人不走运喝碗凉水也生砂。

小玉是我在三年前的一次舞会上认识的，尽管她与我心

目中那完美的恋人形象还有一段距离，但她活泼开朗的性格

却很像我学生时代的初恋情人，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。三年

的感情积累，现在却说散就散，怎不叫我痛心？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，发现家里的情况比我的心情还

糟，地上一片狼藉，屋子里充满了火药味，仿佛世界大战刚

刚在我家发生似的。原来老爸和老妈又在吵架。

双方争吵的焦点仍是一年前老爸背着老妈在外面偷偷搞

上的、后来又被老妈火力侦察到并迫于老妈的压力抛充了的

那个情妇。

老妈说老爸不该事到如今还开支票给那个狐狸精。

老爸矢口否认说没有，就算我肯给，她也不会要。她是

个心高气傲的女人，她现在早已自食其力了。

老妈瞪着眼说你对她倒还挺了解的。

老爸说那又怎么样，我不是已经跟她断绝来往了吗？你

还想怎么样？

老妈双手叉腰说⋯⋯

老爸跳起来说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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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头涨得老大，像是快要爆炸了一般，突然大吼一声

就冲出了家门，冲进了最近的一家酒吧⋯⋯

我肚子里装着几大杯烈酒头轻脚重地走出酒吧时，天色

已黄昏，一抹血红的夕阳斜照在车马喧嚣人满为患的深南大

道上。

我暂时还不想回那个乱糟糟的家，但我实在又无处可

去，于是我就信马由缰地在深南大道上走着。

我心里觉得很委屈很难受，总想找个人倾诉倾诉，哪怕

就在大街上随便拉住一个陌生人都行———只要他肯听，就像

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只有将肚子里的东西哎吐掉才会觉得舒服

一样。可是行色匆匆的人群中，没有一个人肯为我驻足。

习习的晚风有如情人的手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脸和我闯开

的胸膛，吹得我腹中的酒劲直往上涌，我顿时觉得轻飘飘起

来，脚步也像腾云驾雾踩不着地似的，东倒西歪，踉踉跄

跄，好几次都闯到了大路中间，好几辆汽车都在我跟前踩了

刹车。

我就这样在大街上漫无目的脚步轻飘地走啊走啊⋯⋯

不知走了多久，也不知走了多远，更不知走到了什么地

方，我朦朦胧胧的视野里忽然进一块白底蓝字的招牌———

“蓝眼泪时装屋。”

一看到这块招牌，我糊里糊涂的脑海里便清清楚楚地闪

现出了一个人，一个女孩的身影。

一副不高的瘦削的但却小巧匀称的身材，一袭洁白如雪

的连衣裙，一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，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

⋯⋯

她，便是我的初恋情人兼中学同学。她的名字叫白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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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，另外还有一个十分优雅好听的别名叫“蓝眼泪”。

这个“蓝眼泪”是不是那个“蓝眼泪”呢？

我觉得我有必要进去证实一下，因为这些年来，蓝眼泪

那纤巧玲珑的身影和那双泪雾 眸子一直在我梦中闪现，

我伸手去抓，却又怎么也抓不到。

于是，我一脚踏进了蓝眼泪时装屋。

时装屋店面不大，但布置得很精致。店里挂满了各式新

潮时装，白炽灯管正亮着。顾客不多，显得有几分冷清。

一个穿花裙子的服务员正坐在柜台前打瞌睡。我想我走

进去的脚步一定很重，所以一下子就惊醒了她的美梦。她揉

了揉眼睛，还没有完全看清楚我就被满身的酒气熏得皱了一

下眉头，但良好的服务素质还是使她微笑着走上前来问我先

生买衣服吗？

我好不容易才站稳身子说不是，我找人，不是，我找

人。我说了两遍，她才听清楚，因为我的舌头有些打结了。

她一怔，说先生您找谁？

我说我找、找蓝眼泪，我找蓝眼泪⋯⋯

说着，我只觉有股巨浪般的酒气自腹底猛地往上一涌，

一张嘴，哇的一下，一口脏物吐在了漂亮干净的地板上。

我只听见这位服务员小姐愤怒地惊叫了一声，然后就什

么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已经倒在地上睡着了⋯⋯

我十多岁的时候，正是老爸在深圳闯天下最重要关健最

忙不过来的时候，他不能分心照顾我，便把我寄居在乡下外

婆家。

所以说，我的中学时代基本上是在乡下度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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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乡下念初中时，蓝眼泪是我的同桌。那时的她细眉细

眼，玲珑清秀，被我们这帮无事的男生评为一级校花。高中

时，尽管追她的男生不少，她却一概不予理睬，唯独对我情

有独钟。她是我的同桌，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一来二去

她就成了我的女朋友。

那时早恋现象已经成为了校园里的一条独特风景线，老

师们对此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，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在

这种有利的条件下，我和蓝眼泪的恋情飞速发展，不出一学

期便到了如胶似漆难分难舍的地步。寒、暑假时，老爸开车

来接我回深圳度假，我常借故不去。因为我知道如果去了深

圳，我整个假期就见不到白小蓝了。我外婆家与白小蓝的家

相距很近，但我从来没有去她家玩过，因为我不知道她家的

具体地址。她什么都告诉我，唯独这件事却从不肯说。我当

然可以猜想得到一定是她的家境不大好，所以她怕我去她

家。但她却常去外婆家找我，时间一长，外婆便猜到了我们

的关系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老爸。老爸听后拍拍我的肩膀说

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老爸不会干涉你们来往，只是千万

不能因此耽误了学习。然后他又表示想见见白小蓝。只可惜

他每次都来去匆匆，一直没见到过白小蓝，我想如果他那时

见过小蓝的话，也许我们现在的故事就会简单多了。

说起“蓝眼泪”这个雅号，还是我给她取的呢。因为

那时的她特别爱哭，而且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，连防洪大坝

也未必能挡住。记得有一次，有位年轻的女教师见我在服装

设计方面颇有潜质，便赠了我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书，叫我沿

着这条路走下去，没准能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大师呢。白小蓝

听说这件事后，便扯着我的衣服哭了好半天，硬说我和那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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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老师有关系。等我一五一十地向她把这件事解释清楚并当

着她的面烧掉了那本书时，她的眼泪至少已经温透了二十张

纸巾和十条手绢外加我的一件外衣。见她一副梨花带雨惹人

怜爱的样子，我忽然来了灵感，张口就给了她一个“蓝眼

泪”的雅号。这个雅号在校园里传开后，曾风靡一时，一

度成为白小蓝的代名词。

“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。你总说毕业遥

遥无期，转眼各奔东西。”用这首歌词来形容当时的我们夫

是太恰当不过了。

那年的“七月风暴”过后，我俩都考上了大学。但她

家境贫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体弱多病，已无力供她继续读

书。在她作出最后抉择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在学校后面一片

幽静的草地上相拥而坐，默默相守，直至夜深人静，然后我

们都庄重地向对方呈上了自己的身体，很自然，很平静，好

像这件事我们已经做过许多次似的。做完，她一边穿着衣服

一边流着眼泪喃喃地说勇，我爱你，我永远爱你，不管是天

涯还是在海角，我都会记住你，记住今晚。在月光下，我第

一交发现蓝眼泪流泪的模样很好看。我已经预感到我将会要

失去她了，但我却没有挽留她，人生有许多东西是无法挽留

的。

两天后，我收到了她写给我的一封长信，才知她已经为

了支撑那个贫穷困苦的家庭而离开了家乡，到外面打工去

了。信封里还有她剪下来的两只漂亮的长辫，她在信的最后

说，断发不断情，人走心难走⋯⋯

这两只长辫一直被我珍藏至今。

而我呢，高考志愿中我本来填写的是报考中国服装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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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，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我自小上就对服装设计方面

的知识非常感兴趣。但后来不知老爸通过什么关系把我转到

了中国财经大学读经济管理专业，说是以后好子承父业。我

知道老爸就我一个儿子，如果不这样他的公司他的事业他成

百上千万的家资将会后继无人，便也只好认命了。至于我和

蓝眼泪的关系，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，成了一场“不了了

之的爱情”⋯⋯

“岳勇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”

当我正在往事的长河中梦游时，一阵熟悉而又陌生的呼

唤声从遥远而贴近的方向幽幽传来。

我不由自主地应声睁开了双眼。

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阳光，一片早晨清新明媚的阳

光。

然后我便看见了一个女人，一个站在我床前的阳光里的

女人。

阳光是从她身后的窗子里射过来的，照得我的双眼一阵

炫痛，使我无法看清楚她的脸。我只能看见一个披着一身绚

丽阳光、光彩夺目的女人居高临下地站在我眼前。

我听见她用一种柔润的声音说你醒了岳勇你不认识我

了，我是白小蓝我是蓝眼泪呀！

我的醉意完全消失了。我从床上跳了起来，你是白小

蓝？你是蓝眼泪？

我把她拉到背光处，从上至下仔仔细细地把她打量了一

遍。

只见她身着一件质地高档款式新颖的黑色真丝裙，灾形
·苑·



造型衬着她窈窕的身段，胸部丰满，体态丰盈，袅袅婷婷楚

楚动人；一头好看的秀发自然地披在肩后；她的秀眉像远山

一样，淡淡的烟远过去，眉间所传达出来的气质却是忧悒哀

怨的⋯⋯

尽管她看起来似乎比过去长高了许多，妩媚了许多，成

熟了许多，改变了许多，但不知是什么原因，我还是一眼就

将她认了出来。

她真是白小蓝！

她真是蓝眼泪！

我曾无数次的设想，设想如果我和五年前的初恋情人在

这极尽繁华的深圳都市再度相逢，那将是怎样一幅激动人心

的场面啊！

我想她也一样，一样无数次的作过这样的设想。

但当楚境中的情景真的在今天，在今天这个极平常而又

极不平常的日子里变成了现实时，才发现少年时代的那份火

热的痴狂早已被岁月风尘褪尽了。尽管我们仍然年轻，但却

已过早的成熟过早的学会了宠辱不惊。

没有热情的拥抱，没有热烈的长吻，没有狂喜的热泪，

我们都表现得异常的平静和理智，甚至尽乎冷漠。我看着

她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深圳这地方，真小！”

她比我说得更少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是的！”

倒是昨天那个站柜台、穿花裙子的服务员小姐话最多，

她把我昨天傍晚在她们店里昏睡过去后的情况告诉了我。原

来我呕吐和昏睡在地板上之后，她觉得事态严重了，便叫来

了老板娘，这老板娘自然就是蓝眼泪白小蓝了。白小蓝听见

昏睡中的我一个劲地叫着“蓝眼泪蓝眼泪”，不由觉得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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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，把我的脸扭过来一看，她一眼就将我认出来了，忙把

我扶到了她房间里的这张床上⋯⋯

沉默一直保持到我和白小蓝一同走进“风中有朵雨做

的云”咖啡店才打破。

她叫了两杯加糖的咖啡，默默地递给我一杯。

我记得她以前喝咖啡是从来不加糖的，我想也许是她这

些年独自一个在外闯荡吃过了太多苦多头所以不想再尝那种

咖啡的苦涩滋味的缘故。

她吮了一口咖啡，然后幽幽地看着我，说，你⋯⋯？

我心里的滋味就像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，苦涩苦涩的。

昔日山盟海誓的恋人，今日重逢，她居然连一句完整的话也

没有，只是说一个“你”字。是她变了还是我变了还是我

们都变了还是我们都没有变只不过是环境变了？

我看着她说你想说什么？

我想问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

那你为什么不问？

因为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你一定过得不错。

我扯扯身上那套做工考究的皮尔·卡丹西服说，还马马

虎虎，你呢，“蓝⋯⋯，我本想称呼她蓝眼泪，但话到嘴边

又改了口，小蓝？

她苦涩一笑说，我可没你那么幸运，从乡下到深圳来闯

荡了四五年，不知吃过了多少苦头才好不容易有了现在这家

小小的时装屋。

她说这句话时忧郁的双眸幽幽地看着杯中浓浓的咖啡，

那怅惘哀怨的眼神似乎已包含了她人生中所有的痛苦与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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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。

从她的眼神里我猜想得到这些年她一定过得很艰难。

然后，我俩又无话可说了，各自喝着自己那杯咖啡，各

自品味着那种又甜又苦又涩的滋味。

这时，抒情而缠绵、委婉而忧伤的轻音乐适时响起。

我向她伸出手说我们跳个舞好吗？

她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站起了身把她纤柔的手轻轻放

在了我的掌心。

直到步入舞池相拥而舞，我俩才找回过去的感觉。

她紧紧靠在我的怀里，把香唇贴近的的耳朵，反反复复

呢呢喃喃喋喋不休地向我诉说着，诉说那份她一直珍藏在心

灵最深处的未变的爱，诉说这些年来对我绵长的思念⋯⋯

我感觉她全身都在颤抖，我把她抱得更紧了。

然后，我们就吻了，吻得那么深那么甜那么热烈，仿佛

要在这瞬刻之间把那漫长的离别之苦相思之累全都补尝过来

似的。

跳完一曲，回到座位上，她已泪流满面。

她拭了拭眼泪，咬咬嘴唇使劲抑制住自己的哽咽，嘴唇

颤抖着说，对不起，勇，这些年来我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挫

折、痛苦与不幸，流过了太多太多的泪，我本以为自己的泪

水早已流干了流尽了，我本以为自己已经麻木得连眼泪也不

会流了，可是现在、现在⋯⋯

我说没关系，爱流眼泪的蓝眼泪才是真实的蓝眼泪，才

真正是我所喜爱的那个蓝眼泪。

我把她拥入怀中，用舌尖将她脸上那晶莹的泪珠一颗一

颗的轻轻舐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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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小蓝，你道么，其实我也和你一样，这五年来我对

你的心对你的爱也从来没有变过！

说完，我便低下头来情不自禁地吻着她的额头。

而她却急然推开我说别、别，勇，别这样，你不要对我

这么好，我、我不配！不配让你爱我！

我说为什么？

她脸上的那种忧郁沧桑痛楚的神色又显露了出来。她躲

开我的目光低声说我、我知道你没变，可是我、我却变了，

我已变得面目全非了，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天真无邪纯洁

可爱的蓝眼泪了！我、我对不起你，我曾经、曾经⋯⋯

她刚说到这儿，我便用自己的双唇轻轻盖住了她的嘴

唇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脉脉地看着她说，小蓝，你不要说了，

我知道你没有变，至少在我眼里你一点也没有变，你依然还

是那么纯洁可爱。就算、就算你真的变了，那也是值得原谅

的一个女人，无亲无靠，独自一人在这极尽繁华人心险恶处

处陷阱的大都市闯荡，无论她有什么样的变化都是值得原谅

的———如果我是真心爱她的话。

泪雾又迷 了她的双眸。

她靠在我怀里动情地说：“勇，你真好！”

第二天，我又去了蓝眼泪的时装屋。

今天，小蓝换了一件雪白摇曳的长裙，一头漂亮柔顺的

长发还别出心裁地扎了两只乌溜溜的大辫子，一前一后地搭

在肩头，这使我仿佛又看到了五年前那个玲珑可爱的蓝眼

泪。

她拽着我的胳膊问我她今天的打扮好不好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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